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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HU·RENWEN

东湖·人文 C3平湖版

静谧的湖面，如明镜，垂塔影。
历史的长河，涟漪时时泛起。
矗立在东湖湖心的报本塔，是平湖一座

醒目的航标。明嘉靖年间，沿海倭寇猖獗，
平湖人陆杲为守望家乡，竖立一座象征福祉
的地标，发起修筑七层宝塔，取回报宇宙万
物之本义，将其命名为——“报本塔”。

从此，这座宝塔便承载了百姓对天地的
敬畏、对祖先的尊崇。七层塔，代表着极大
的功德与能量，能使魔障望风远避、恶煞 闻
声远离。此刻我们看到的报本塔，为何却仅
有五层？

随着塔壁间旋转的石阶而上，报本塔
横跨明清两朝、曲折而漫长的修建印记依旧

斑驳可见。
明嘉靖四十五年，报本塔落成于东湖鹦

鹉洲上，七层，高十九丈。由于立于沙洲，地
基不稳，清顺治年间，报本塔轰然倒塌。是
否重修，如何重修，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都
是难题。陆氏家族似乎义无反顾，接过这一
重任。但奇怪的是，每每修建到第六层时，
便再也无法往上。

负责修建的陆葇在《东湖宝塔合尖记》中
写道：“昔日夫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戒
其不当止。’今一篑已成，可止当止。可止当
止！顺于自然。”于是，陆杲后人陆葇改七层
塔为外五内六楼式文峰塔，清康熙二十八年
报本塔合尖而成。历经 126年，两个封建王

朝，平和报本的赤子之心终于得以延续。
斗转星移，风雨沧桑。到上世纪九十年

代，报本塔已然严重倾斜。众人忧心它能否
渡过难关，百转千回，它却以惊喜回报世
人。抢救性修缮时，人们发现合尖天宫中存
放着黄花梨木质带盖圆罐、长方形锡盒、紫
砂舍利塔、“六经”卷及《妙法莲华经》卷。

静谧、深远的瓷青纸上，七万字金粉书
写的小楷古朴秀丽，几百年后依旧散发着细
腻温润的光泽。将这些珍贵文物放入塔内
的，正是陆葇。

陆葇，年少时便有奇才，康熙年间，官至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不难想象，他是怀着
怎样豁达的胸襟，如何郑重的愿景，才选择

了这样的镇塔之物。
修己治人，百折不挠。
行云流水，顺其自然。
似空非空，勇猛精进。
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

归一途。报本塔是有幸的，这样的先古明
志，陪伴它目睹盛世的陨落和时代的变迁，
今时今日依旧端庄巍然。

经书，宝塔，一方水土。晨钟暮鼓间，五
百年前的情境一如经卷缓缓展开。东湖之
畔，报本塔承载着平湖人的情感与信仰，始终
履行着它最初的承诺：穿越岁月的阻隔，承接
世代的更迭，在这个新的世界里继续守望。

（本版图文由市传媒中心视觉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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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庄桥坟石犁——平湖大地的开拓者

青青长空，古今亦然。
平湖，江南滨海，鱼米之乡，盛产水稻。

千百年来，从先民拾穗而食，到如今稻米成
就的美食，随着风土人情之手的拿捏，应运
而生、百态千姿，但稻米主食的地位却始终
岿然不动，成为嘉禾大地生命延续的磐石。

锤石碰撞的击音，古今一揆，同频的声
波，撕开了生命延续的秘密。四千五百年前
的一天，在如今平湖庄桥坟，部落的石匠，正
用锤击和敲击的熟练手法，剥离着石片，看
似简单的方式，已经积淀了上千年流传的经
验。他要做的，便是这件石犁。

新石器时代的石犁冠上如今的度量衡，作

为精确描述的意义，远没有石匠心中的标尺来
得那么有趣。良渚时期，人类的创造力已经在
这件石犁上，呈现得淋漓尽致。粗犷的器型下，
于细微处打磨，圆润的石孔，平滑的石皮，在几
千年岁月的侵蚀下，依旧显现着当时的功力。

从用火烧尽灌草撒种而生，到用骨骸制
作骨耜锄地，再到人畜合作犁地播种，火耕、
锄耕、犁耕，粮食获得的方式几乎改变了原
始部落的一切。但渔猎的不确定性迫使人
类寻找一条发展的可靠道路，而石犁的出
现，便是一把神器，破开了流传至今的农耕
文明勃发的桎梏。

《淮南子·缪称训》有“耕者日以却”之

说。耜耕作业是间歇性的，每翻一耜，人就
得后退一步，而犁耕时人随犁破土，连续前
行。先进高效的耕作方式，使得先民将石犁
视如至珍，连墓葬，都要陪伴左右。

庄桥坟遗址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论坛
——2004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是至今
为止清理良渚墓葬密度最高的遗址之一。
而出土的这件石犁更是考古史上首次发现
的带有木制犁底的完整组合式石犁，器型大
且结构相当之先进。

人类的智慧永远是在需求中迸发，良渚
时期人口增长，农耕文化进入了一个飞速发
展的阶段，大型的石犁结合大型牲畜，带来

更多的田地。而大田的背后，则意味着兴修
水利、开垦新地，良渚人类氏族进入了优质
的繁衍循环。

水稻有了富裕，生产便有了剩余，而这
些剩余，渐渐转变了部落两性的地位。从孕
育为上的母系氏族，到以劳力生产为主的父
系氏族，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上，撒满了金
黄的稻种。

千万年来，长江入海奔腾不息，海侵海退
间，与天地相争一栖之地的良渚先民，在平湖
这片土地上孜孜不已，劬劳不怠。如石犁出土
时，犁尖指向东南海线，铭示着生命的方向。

大地苍黄翻覆，而蓝天依旧。

二、五彩斑斓的黑——刻纹宽把杯

我们如何给美定义？是行云流水、巧夺
天工？是别具匠心、婉转细腻？

这是属于长江流域、杭嘉湖平原独有的
美，孕育于平湖这片江南土地的古老智慧。

水、泥土与火焰，人类对自然最原始的
掌控。通过物理塑造和化学燃烧，思想与行
动激烈碰撞，人类的智慧便不断进阶。从仰
韶文化的红陶到良渚的黑陶，我们古老的祖
先利用湿柴烧制产生“还原气氛”，将窑炉中
的二氧化碳还原成碳分子，吸附在陶体之
上，从而用渗碳法解决了陶器渗水这个当时
的世界性难题，古老的科学文明在微微火光

中悄然萌芽。
这只戴墓墩刻纹宽把杯，制作于距今

5300至 4000年前的良渚时期，2001年出土
于当时的乍浦镇建利村戴墓墩自然村。此
刻，我们凝视这只刻纹宽把杯，它源源不断
地散发出的史前美学气息，让我们看到了

“大道至简”这个中华美学的精髓。没有过
多的外部装饰，没有绚丽的色彩，质朴却又
繁密的线条纹饰，一袭黑衣显得肃穆和神
秘。有人说，它更像一只正要振翅腾飞的
鸟，那高高翘起的冲天流好似昂首向天的鸟
头，通体的“蛇、鸟”纹泛着羽毛的细腻质感，

39根极细的泥条像缕缕光线镶嵌装饰着宽
把。显然，这是一件虔诚地用心制作的祭祀
礼器。它摆脱了对自然事物的直接模仿，把
对天地的崇拜与信仰以意象化的产物来展
现，把自身的生命特征和情感赋予到自然和
神灵的世界，岂不美哉？

如果说这只刻纹宽把杯所带来的智慧
与美让我们看到了那时良渚先民对生活无
穷的创造力，那同时在平湖出土的多件带刻
画符的遗物则将中华文明的深度打开到了
另一个维度。良渚文化刻画符不只是以单
个符号孤立存在，更多的是多个符号的排列

组合，我们很难不将它与某些具体含义相联
系，或者说它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至
于是谁画下了这些符号，我们猜想也许是当
时脑体结合的高级知识分子，那些权力与等
级的掌握者。

透过这些纹饰与符号，我们仿佛看到了
4000多年前的良渚先民对于艺术的天真而
浪漫的探索。今天，站在平湖这片富饶的大
地上，我们努力汲取着脚下这片土地带给我
们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在悠悠流淌的历史长
河中，这些珍品不曾被湮没，而越发清晰地
呈现在我们面前。

三、溪漾指挥坟石像生——残缺的完满

他，有一双孔武有力的大手，因攥紧兵器
透露出威严与笃定；他覆盖着铠甲的宽厚臂
膀和胸膛，似植被茂密的山峦，似沟壑丛生的
石壁；他裙甲的起伏，又如花瓣，似涟漪……

溪漾指挥坟石像生，属于明嘉靖年间。
那时，他因死而生，1560年，锦衣卫首领陆炳
过世，于家乡平湖设衣冠冢，历经千凿百锤
而成的墓前守卫“武将”，是他和他的同伴们
身上寄托着王公大臣们对权力物质永恒的
渴望：精致的兽头肩吞、人字纹甲片、鸳鸯腰
带和腰下裈甲，虽远高于常人的身形，却无
处不折射着人们对于极致的向往，这是一个

完美的化身。《明会典》规定：公侯、一品、二
品官墓前，方可立石人一对。

可是，当我们再凝视他们时，却已然找
不到能与之对视的眼眸，再也见不到近 500
年前他初生时饱满的神态，他们的神情究竟
是肃穆、是威严、是凛然、还是镇定自若？我
们能瞥见和感知的，只有那些裂口里的哀
伤，每一处疤痕，都显豁着历史的细节。

同样是近 500年前，西方文艺复兴时期
塑于陵墓前的守墓男女，至今仍完美无缺地
供人瞻仰膜拜，是无价之宝。

而身处平湖的他和他的同伴们却都已

身首异处，有的还曾被踩进泥土，直至最近
十多年，才相继重见天日。

以一个当代人的眼光再去打量驻守溪
漾指挥坟的他们，去回溯这数百年的时光：
他们出生在伟大的年代，拥有与《西游记》、
《金瓶梅》、《本草纲目》同期问世的荣光；他
们也降生在混乱的嘉靖年间，倭寇肆虐民不
聊生，而授予他们皇权威仪的王朝，寿数已
不及百年。

他们被塑于民族命运起伏的拐点，他们看
到了又一个王朝盛极而亡，看到了中华民族被
欺凌、被压迫……直到祖国山河一片红，虽也

经历浩劫，却终于回到原来守护的位置，被关
心，被保护，被尊重。2010年，溪漾指挥坟石像
生被列为平湖市文物保护单位。

原本塑造或注视这些石像生的人们，曾
留下对逝者的哀思、对儿女的牵挂、对家国的
期许、对生命的追问，他们都成为了雕塑的一
部分。有人问：“为什么不用现代技术恢复他
们原有的样子？”因为人们懂得，这些变化都
是人类苦难前行的历史赋予他们的模样。

他们最初如完美的神祇般降临世界，在
460年的时光洗礼后，以残缺诠释了另一种
完满。

四、陆稼书家族祠堂——不祧之宗的百年遗产

公元 1604年，英西战争结束，签订《伦
敦条约》。公元 1622年 荷兰殖民者入侵中
国台湾。公元 1628 年 明末农民战争爆
发。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年代，农民的起
义，政治的腐败，让整个中国社会民不聊
生。公元 1630年，在泖口诞生了一名垂范
百世的学子——陆陇其。

陆陇其，原名龙其，字稼书。他淡泊名利的
一生，从默默无闻开始，在众人景仰中结束。

要说起陆陇其的成长，离不开曾祖父陆
溥传承下来的优良家风。相传明初，陆溥调
任丰城督运，在船运粮食回来的路上，突然狂

风大作，底触礁石，缓缓下沉。陆溥跪在船头
祷告，雨即停，船也不再漏水，到达丰城后，发
现船的洞被三条裹着水草的小鱼给塞住了。
陆溥为了感恩，将自己的堂号命为“三鱼
堂”。感恩戴德，教化育人。陆陇其秉承先祖
遗志，后将自己的作品命为《三鱼堂文集》。

三鱼堂，是陆稼书祠堂的正厅，堂内一
套红色的八仙桌前，是两根赤红色的顶梁
柱，祠堂内还有多种不同色度与饱和度的红
色并存，如同陆氏家族遗传下来的沸腾血液
般，生生不息。堂内最为醒目的是梁柱上的
大幅对联，黑底金字。深邃的黑色犹如沉寂

的夜般神秘肃穆，以另一种意象化的表达来
彰显陆陇其的为官之道。在他上任之初，曾
赠以上司布鞋两只，而离任之时，唯图书数
卷及妻织机一具而已。

而玄英色的砖瓦，玄青色的门墙，是一
种执着的诉求。“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
德，天下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为陆陇其亲
笔楹联，他一生推崇理学，注重教育。康熙
三十一年，陆陇其宦游归泖口，以十金建传
心堂，四方求学者不断。踏进书塾，我们不
禁浮现出陆陇其曾在此教书的情境：一席布
褂，两袖清风，手拿书卷，在莘莘学子的耳畔

循循善导，而传心堂就是如今的尔安书院。
“有官贫过无官日，去任荣于到任时。”

这是他的挚友俞鹤湖给予陆陇其一生的评
价。对于陆陇其，我们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思
考：一个出身白屋寒门的人，是以怎样的信
念做到富贵无意，荣辱不惊，甚至在他做县
官的地方，百姓都把他当成神灵般祭拜。

泖水汤汤，正气浩然。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陆稼书祠堂承载着这绵延数百年的
刚正之气，熏陶着辈辈后人，有关它故事里
的风骨、色彩与细节，早已不止萦绕在祠堂
中，它们是在时间的长河中跋涉与远眺……

五、传朴堂——江南藏书楼的久远回声

小城之南，临街有河，旧称鸣珂里。此
刻，你傍水而立，和当年一样。虽然只是一
堵高耸的围墙，但门梁上的雕饰、影壁上被
凿去的鸿禧二字，依稀可见当年的盛况。你
的所在，是稚川学堂的旧址，而你的身后，还
有另一个传奇故事。你叫传朴堂，一座被誉
为“浙西之冠”的江南藏书楼。今天，我们触
摸你那斑驳的身躯，似乎依旧能聆听到萦绕
于你身旁的久远回声。

1865年，清同治年间，木材商人葛肇基
由乍浦迁入平湖城中置地建宅，此后，从这
座宅院中走出的葛家子弟，开启了一段与你

的不解之缘。他，叫葛金烺，年少时便爱搜
藏古籍书画，辞官返乡后，嗜书如命的他，终
究选择把你作为余生最好的寄托。毕生藏
书十万余卷，先祖之名传朴二字，是他的灼
灼志心，也是你的最初模样。后来，你为金
烺季子葛嗣浵所承续。三十年间，同好藏书
的他，倾其所有，在四处奔走搜访下，你的集
藏愈加丰富，而你的身躯却渐显不足，为此，
嗣浵在你身旁又建一楼，为承父兄遗志，取
名为守先阁。此时，你的名望已与宁波天一
阁、南浔嘉业堂比肩而立，而你的屋檐下，稚
川学堂的琅琅书声也将被传为另一段佳

话。此后，你还会担负起集藏金石印刻的重
任，你也由此获得了一时之最的美誉。

40万卷典籍善本，1000多卷珍奇字画、
3000多方名家刻印，构成了你浩如烟海的藏
品王国。其中，最光彩夺目的当属这些历代方
志和乡邦文献。他们承载着人们对故乡的记
忆，涵养着千百年地方文化的根脉。这本《平
湖县志》，乃嘉庆十年县令路纯续所修，又称

“路志”，张元济先生曾评价此书为“余收书数
十年，仅获见此一本”。而这本《平湖采芹录》，
乃平湖历代秀才名录，经抄录汇编，最终只刻
印两册。这些藏品尽管珍贵，却并非秘不示

人，而是以传播为乐。在那个风云激荡、救亡
图存的时代，在一位位读书人孜孜以求的查阅
抄录中，你守护着人们内心最后的那片宁静，
见证着时代变革中思想和学识的碰撞。

山雨已来，风声袭楼，亦如民族命运一般
飘摇不定。1937年，在血雨腥风中，你和葛家
大宅及众多集藏，被付之一炬，只留下这堵高
大宽厚的沧桑旧墙。不过，即使风云变幻，相
信你那颗恒定坚守的心也从未动摇。因为，
你所积淀的精神追求，你所恪守的求学之道，
已深深地留存在了那些有责任、有担当的读
书人的血脉里，并将代代相传。

六、塔影垂虹——湖光里的守望者


